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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红　孩

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
我相信，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回答。
道德家会说，生活就是为了寻找美好。
军事家会说，生活就是为了创造战争和结束战争。
政治家会说，生活就是为了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佛学家会说，生活就是普度众生，救人于苦海。
科学家会说，生活就是让一切先进的东西很快成为腐朽。
教育家会说，生活就是让已经掌握知识的人把知识传递给未

知的人群。
那么，一个有心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人，他的生活目的将是什么

呢？

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告诉我。
我想，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，他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立场肯定

鲜明。一篇没有自己独立声音的文章同喝一杯温暾水没什么两
样。相反，一杯开水和一杯凉水却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可惜，当今的文坛茶桌上，到处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温暾水。好看，
却不解渴消乏。
文学批评，反过来叫批评文学。批评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认识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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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的过程。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他不会考虑
作者和读者会不会同意。你如果反对，你也可以拿起笔来向其讨
伐。一个惯于批评别人的人，没有理由不接受别人的批评。
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批评文学的过程，都有一个批评标准一

个批评尺度问题。我以为，一个批评家对待作家应该能做到宽容，
这种宽容仅仅限制在文学本身的实践上，而不是其他。同样，一个
作家在对待批评家上也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，其宽容的限度在学
术探讨，而不是人身攻击和打棍子、扣帽子。但是，在当下很多文
学评论、文学批评的争论中，常常出现一方大谈文学标准，而另一
方则高举政治、社会、道德利器。因此，有很多的文学之争表面上
很热闹，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积极意义。当然，文学并非孤立
存在于人群当中，它肯定会受其他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影
响。从大处讲，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、伦理学是社会的反映，文
学也是社会的反映。人们通过对其原理的基本理解，以此去认识
社会，并做出一系列的判断，来不断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。在我
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文学传统的国度，人们认识社会在很大程度
上是受着文学的影响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的一部泱泱中国文学
史，实际也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史、中国政治史。在如此的背景下，
不论是谁，你如果硬叫人们在文学批评中去纯粹的以文论文，显然
不现实。
所以，在众多的文学批评论争中，作家、批评家，包括读者，常

常面临尴尬。双方战场上摆的不是一盘棋，你这方明明是红先黑
后“当头炮”，而另一方却是“工兵取地雷”。这就给裁判出了难题，
没有标准啊。如果看官对两种棋的下法都懂一些，或许还有一点
儿花一份钱看两场戏的快感。可是，那样的看官跟缺心眼儿的二
傻子又有什么两样呢？

作为选家，也难逃此厄。好在２００３年作家们创作出的小说可
圈可点的足以让我编好这本集子，至于那些批评性的文字，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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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是批评家自己的事，与作者无关，更与我这编者无关。如果读
者朋友们在看完后觉得还不水，有看头，对于我便是巨大的欣慰。
假如您觉得还不过瘾欢迎您马上拿起笔，投入到我们的争鸣中来。
我真诚地期待着您的参与。

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　京郊　梨花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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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　家　浜

薛　荣

“她要是这样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阿庆挑起一担水，在河埠的石阶上挺直腰杆。他听到自己的
腰椎咯吱地一声响，身体晃了两晃，他的手揪紧系着铁钩的绳子，
平衡了水在木桶里的晃动，他就这么站着，似乎想听到腰椎再发出
那种声响。阳澄湖水汽弥漫，西北角上的芦苇荡里不时有几只白
色的水鸟蹿到半空中，又倾斜着朝沙家浜镇这儿飞过来，无声无
息，恰似也听到了阿庆腰骨的断裂声，想来啄食这声音，当作早餐。
阿庆想等到这几只水鸟飞到再迈步，他的腰仍旧挺直着，而水桶越
来越沉。他的脚小心地在滑溜溜的石阶上换了个方向，一步一个
停顿地朝岸上走。临湖的街上已经有乡下来的菜农在吆喝着，而
他自家那只坏了声带的公鸡正守在春来茶馆门口，一副彻夜不眠
的表情。“阿庆嫂，茶水备好了吗？”一个菜农走到茶馆屋檐下，放
下担子，撩起衣襟抹了把脸皮上的汗，冲着黑洞洞的茶馆店喊了一
声。阿庆加快了脚步，用不太自然的声音打着招呼。快了快了
———茶馆店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青烟，顺着风向飘到湖面上空的水
雾中去。阿庆的这一担水倒进水缸里，水缸就满了。他搁好担子，
人站在水缸和老虎灶之间的方砖地上，微微地喘着粗气，他捶了捶

·１·沙 家 浜



腰椎骨，疼痛就像被他的手从骨头里拍了出来，蜗牛似的沿着他的
神经系统，朝着脚尖处爬。他的目光扫过店堂里的桌椅板凳，最后
定格在楼梯口，楼梯扶手上扣着一顶土黄色的军帽，就像是个小个
子的警卫员守在那儿，阿庆突然拔脚冲过去，一挥手就把军帽打到
地上，又冲着楼梯扶手踢了几脚。他自己感觉这几脚的力量地动
山摇的，几乎把这二层楼的春来茶馆都要踢翻，更不用说楼上的那
只雕花大床了。雕花大床摇晃得咯吱咯吱地响，他老婆，也就是阿
庆嫂可能知道他在楼下发脾气使坏了，一想到这个阿庆赶忙拣起
地上的军帽放进搁茶具的木橱。他的手还攥着橱门把手，肩却被
人重重地拍了一记，阿庆吓得手臂一抖，小腿一阵阵哆嗦，回头一
瞧，原来是镇上开油坊的许三爷，阿庆冲着许三爷哈了哈腰，说了
声三爷你早。“老板娘呢？”三爷刚从街上进来，还没适应黎明前茶
馆店里的黑暗，身体几乎撞到了阿庆身上，阿庆闪身避开，手抓起
桌角上的一块抹布，在一张长凳上擦了两遍，就去开店堂里的窗
户。三爷仿佛昨晚在镇上逛来逛去了一整夜，身子骨冷得就跟冰
做的似的，他走到灶口，伸手烘了烘，又顺便往灶里添了几块柴火，
火旺起来了，火光映红了三爷下巴尖上的胡须，金色和银色跳跃在
阿庆眼里。三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，这使阿庆觉得非常奇怪，
又羡慕。他自己也想弄件长衫穿穿，弄副墨镜戴戴，他就这些东西
跟胡司令说过，胡司令一口答应了，说下次给他搞一副墨镜带来，
而且还是日本货，当时阿庆的心就跟大锅里烧开的水一个样，不可
抑制地激动，可阿庆嫂为了这事跟他大发脾气，罚他在楼下的老虎
灶口睡了三个晚上，后来胡司令再也没跟他提起墨镜的事情，这使
阿庆劈柴的时候骂了好几次娘。“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你这个婆娘，
可你却什么事情都管，就像我是你儿子似的，他妈的！”他抡起斧
头，一下就把一个树桩劈成两半。正在一边摇着蒲扇跟茶客们拉
话的阿庆嫂朝他看也没看。倒是坐在茶馆里开南货店的小六子拍
了记桌子，吼了声好刀法，阿庆冲小六子翻了个白眼，扔下斧头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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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忙另外的事情去了。“阿庆这个家伙，怎么日本人一来就变
了……”背影还在门边上他就听到他们在议论，议论他什么后来他
问阿庆嫂，可这婆娘抿着嘴就是不说，问急了她就用手里的毛巾抽
他一记，催他洗茶碗去，这使阿庆的心态更加的不平，可气归气他
还是不想跟老婆和茶客们计较什么东西，在这个春来茶馆里阿庆
对待一切的态度真是太随便了，随便到许三爷看见水开了就自顾
自地从茶叶罐里抓两大把茶叶，亲手给自己沏了一壶热茶。他挑
了个临街望得见湖面风景的座位安放下屁股，手里的扇子展开合
拢，又展开，扇面上写着几个毛笔字：大东亚圣战。阿庆冲着许三
爷使了个眼色。这老家伙知道胡司令就在楼上，他下楼来如果看
见这几个字的话，那许三爷的麻烦也就大了。不过，如果胡司令为
这几个字跟许三爷较真的话，阿庆嫂会出面劝他们。阿庆记得上
个月黑田太君带着队伍到了镇上，刚踏上步云桥，就有人从芦苇荡
那边朝鬼子队伍打黑枪，枪子儿擦着黑田太君的耳朵飞过，气得这
鬼子差点要夺过小鬼子手里的火把把桥下的春来茶馆烧了，是许
三爷摇着这把扇子从柴房的稻草堆里钻出来，好说歹说地奉劝太
君息怒，从此之后，许三爷这家伙到店里来喝茶就不付钱了，为此
阿庆嫂有时还给他脸色看，可暗地里阿庆还是劝她算啦算啦，这年
头兵荒马乱的茶馆店还能开张营业挣个小钱已经不容易了，你胡
司令要巴结，郭建光要巴结，黑田邹寅生他们你也要巴结的。他这
样说阿庆嫂可生气啦，她手里的毛巾呼啦一声就抽在阿庆的脸上，
抽得他眼冒金花。他捂着脸说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，我做活乌龟
做到现在了，我这么个大男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……他唠唠叨叨
地说了许多话，自己把自己说得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。这哭声从
他这样个四十来岁大老爷们嘴里冒出来，可听上去总是有一股奶
声奶气的味道，想改也改不了。阿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很快地哭
声就转变成了呜咽，阿庆嫂坐在床沿上，皱着眉咬紧牙，她走过去
踢了阿庆几脚，又到临街的窗口听听动静。“半夜三更你别闹了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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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好？”阿庆嫂蹲下身子，一只手搭在阿庆抽动的肩膀上，可听老婆
这么说，阿庆的呜咽又变成哭声了，阿庆嫂的手指从肩膀爬摸到丈
夫裸露的脖子上，下狠劲地掐了一把，阿庆的哭声更响了，估计在
湖面上下丝网捉小鱼的渔民都听到了，阿庆嫂腾地站起身，走到床
背后抓起了马桶盖，屋子里臭气弥漫，阿庆嫂敲马桶盖的声音终于
盖住了阿庆的哭声，就像敲锣打鼓似的欢送他拉开房门睡到楼下
老虎灶后边的稻草堆里去了。有好几天两个人互相不搭理，而茶
客们却有意无意地老是拿他们吵架的事起哄，阿庆嫂低眉顺眼地
笑笑，而阿庆却虎着脸，似乎想把店堂里的桌子都吃了。好在不久
郭建光带着十八个伤病员来到了沙家浜镇上，街头巷尾的空气顿
时紧张起来，阿庆嫂整天围着郭建光转，身上穿着她最好看的蓝花
印布衣裳，头发和手脚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，是她在忙里
忙外的同时先给了阿庆几个笑脸，男人的心也就软了。郭建光的
这些人刚在镇上住下，不凑巧的是胡司令像是猫闻到了鱼腥味似
的，也带着队伍赶了过来，郭建光领着伤员只好暂时避到了芦苇荡
里，而胡司令却老实不客气地睡到了春来茶馆阿庆嫂的床上。镇
上的人对这种事已经习惯了，包括阿庆。阿庆一个人在楼下的店
堂里端茶续水，茶客们，就是连许三爷也看见了搁在橱里的胡司令
的黄帽子，所以这些人自己喝自己的茶，也不再瞎问什么了。阿庆
拎着滚烫的铁皮茶壶在店堂里走，可耳朵一直留心楼上的动静。
楼上鸦雀无声，他的心就跟铁做的，老是被似乎带有磁性的木楼板
吸了上去。他抽了个空拎着开水壶跑到了楼上，阿庆嫂正头发蓬
乱地斜披着大襟布衫坐在枕头上，裸露着一段段白白嫩嫩的身子
骨，而胡司令已经没影儿了，估计是因为店堂里的人太多，他攀着
窗外的那棵银杏树枝溜了。“快点起床，都忙死了。”阿庆拎起手里
的茶壶，往脸盆里倒了点热水，又扔下去一条毛巾，把蒸腾而上的
热气盖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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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又要开仗了，阿庆。”

“谁跟谁打？”
“胡司令看中了郭指导员的歪把子机枪，他们两个干起来，黑

田和邹寅生他们那就有好戏看 。”

等到手脚松软的阿庆嫂从楼梯上下来，店堂里的茶客走剩得
已经不多了，许三爷还坐在临窗靠湖的那个位子上，已经在喝第二
壶茶，这一壶是云南红茶，刚泡开，许三爷的鼻子凑近茶壶口，闻着
冒上来的香味儿，不巧他的墨镜蒙上了水汽，变得模糊了。许三爷
摘下墨镜，用袖子擦了擦，阿庆嫂冲他笑了笑，顺手在老虎灶的灶
台上拿了个烧饼，张嘴就撕咬了一口，腮帮子顿时鼓鼓的。她走到
了许三爷的身边、阿庆的背后。坐在门槛上的阿庆在扎芦苇扫帚，
手里一会儿是小刀、一会儿是剪刀地忙乎不停。阿庆嫂不说话，店
堂里另外的人也都不说话，只有  咂咂喝茶的声音时不时地响
起，又孤掌难鸣似的，在声音消散前的几秒钟有一种突兀的尴尬。
虽说阿庆嫂已经下来了，可许三爷还在留意楼梯口的动静，他吃不
准胡司令是否已经溜了，溜了的话那他也好打开扇子，摆摆他从鬼
子那儿借来的威风。也说不清事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鬼子的洋
枪洋炮打到这儿不久，许三爷就咿咿呀呀有如鬼神附体似的会说
几句日语了，这使他成了沙家浜镇和常熟东栅口的日本炮楼里的
鬼子之间的传话者和疏通者，虽说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总会有
人去做的，可许三爷还是怕吃胡司令或者新四军的枪子儿，他把他
的担忧跟阿庆嫂说了，阿庆嫂又分别征求了胡司令和郭建光的意
见，他们两个都说只要许三爷不借鬼子的势力欺负老百姓，能帮老
百姓在鬼子面前周旋疏通，办办事儿那也就算了，于是沙家浜镇的
维持会长就由许三爷当了去，可他心里清楚在这个鸡毛小镇，有那
么几个人是他许三爷所惹不起的，比如眼前的这位，烧饼已经吃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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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可亮闪闪的眼睛里还有一股吃人的表情，看得许三爷心里直发
毛。“要打仗了，三爷。”阿庆嫂拿起许三爷的茶杯喝了一大口，叽
里咕噜地漱了漱口，又哇的一声吐到地上，有几滴水夹带着尘土溅
到阿庆的衣服上，他只顾低头扎扫帚，毫无察觉。许三爷摘下墨
镜，瞪着眼问阿庆嫂说：“什么，要打仗了———我跟你打？”许三爷一
听这话，牵扯着众多皱纹的眼皮开始眨巴，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从
额头滑过脸颊，颤颤悠悠地挂在他的下巴上，“我怎么跟你打呢，我
可是打不过你的，你也真是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说什么笑话呢，怪
吓人的。”阿庆嫂听完了许三爷的话，身子骨也坐了下来。三爷还
在琢磨刚才的话，摇头晃脑地在打心里的小算盘。“我看是打不起
来的，如果真要动手，你阿庆嫂劝劝他们不就行了。”许三爷展开了
手里的扇子，前看后看地瞧了一阵子，有只秋苍蝇落到扇面上，呈

Ｓ形爬了几圈，最后停留在那个“战”字上，许三爷吹了一口气把它
赶跑了。“阿庆，你这个死脑筋，别光顾着扎扫帚，也给店里的客人
们续点热水呀。”阿庆嫂突然之间烦躁起来，正想拿阿庆出气，可阿
庆已经快手快脚地跑回老虎灶那儿，提起一把铁皮开水壶，斜了
斜，一股开水从壶嘴那儿出来，隔着老远就准确无误地射到一把又
一把的紫砂茶壶里。有人叫了声好，除了阿庆拎着茶壶的手微微
地抖了抖之外，另外毫无反应。

挑着两大捆芦苇扫帚走村串户到乡下去卖，这对阿庆来说是
最为快乐的。茶馆店里的那只声带坏了的大公鸡一直送他出了沙
家浜镇，他去了西牛浜和下甸庙，然后摆渡过了来龙河，又顺着弯
弯曲曲的河边小路往东北方向走了二里多路，再沿田埂往西南方
向走，这样他就可以绕出来龙河边高墩下的那个百人坑，那地方在
鬼子刚来的那阵子活埋了几乎半个杨修浜村的村民，消息传来的
那天夜里，阿庆睡在春来茶馆都听得到从百人坑里传过来的哭声，
虽说现在那个地方草已长了一茬又一茬，柳树苗都有半人高了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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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庆一直不敢从那儿经过，他胆小是出名的，可还是没有人敢拿这
个事来取笑他。他虽说是绕着这个地方走，可心思和眼光却止不
住地往那儿跑，跑到那儿又撞见鬼似的弹回来，他的心思如此动
荡，脚步就越走越快，他背上的汗都出来了，就解开外套扣子，撩起
衣服下摆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子，又翻翻袋底，好在良民证还在，这
使他怦怦直跳的心暂时放松下来。他半送半卖地处理掉大半担芦
苇扫帚，就到了寒家湾，这个村上次来还是鸡鸣狗叫的，现在却烧
得只剩下一堆废砖烂瓦，只有黄鼠狼和野兔子在其间穿出穿进地
忙乎，另外什么也没有了。阿庆拍了拍脑袋瓜才想起，上个月东栅
口炮楼里的一个鬼子兵独自下乡找花姑娘玩，被这儿的村民打了
个半死，又跑掉了，于是黑田带着两汽艇的男子兵第二天就来把村
子烧了，本来这村子的人都爱用阿庆扎的芦苇扫帚，可这里的房子
烧了，村民也就跟烟似的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日落西斜，阿庆放
下担子，坐在一堆碎砖头上，扭扭脖子伸伸腿，刚想闭上眼歇一会
儿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瞧，李有财拄着打狗棒从一堵断墙
后边闪了出来。“有财你没死啊，吓了我一跳！”李有财笑了笑，回
了一句阿庆你还在卖扫帚啊，阿庆递了根烟给李有财，老家伙捧着
香烟又是舔又是嗅的，神态就像饿死鬼见了肉骨头，阿庆问你们打
断了鬼子的腿难道没有叫许三爷到炮楼上去说说情？一听说许三

爷的名字，李有财把手里刚吸了两口的烟扔到地上，狠狠地 了两
脚。“你不知道啊，这个汉奸许三爷拿了我们寒家湾的钱又去给鬼
子带路来这儿烧房子，你去给阿庆嫂说说，叫她跟胡司令通个信，
这个许三爷不除掉，下一个烧的可就是沙家浜镇了。”阿庆听他这
么讲，就说胡司令我也认识的，叫我老婆去说干什么。李有财想自
己真是气昏了头，把话说穿了。阿庆又给了他一根烟，两个人闷声
不响地抽了一会儿。“不过，鬼子从炮楼出发朝寒家湾扑来的口信
还是许三爷派人送来的，虽说房子烧了，可人倒是没伤着一个。”阿
庆望见田野尽头的落日，快要挨着远处尖尖的细树梢了，他本想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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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把扫帚给李有财，再到附近的高家村去看看自己的私生子金根，
可站起来拍拍屁股一想，这两件事也就算啦。

阿庆这个人肚子里没啥货，嘴也藏不住什么话。胡司令睡到
春来茶馆楼上的事也是阿庆自己说出去的。那还是前年的某个秋
夜，雨刚停，胡司令卫兵也不带一个，喷着满嘴的酒气敲开了春来
茶馆店楼上的房门。阿庆嫂可能知道他要来，只是扯起被子蒙住
了头不说话，但阿庆没见过这阵势，身上只穿了条裤衩，哆嗦着的
舌头在嘴里打滚，可就是说不出话。胡司令一张口就命令阿庆出
去，阿庆愣了愣，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他一屁股坐在木地板上，赌气似
的用他那滑稽的童音说我不出去，你应该出去，你凭什么叫我出
去？胡司令绕过阿庆，脚踩到了床前的踏板上，笨重的身体压得踏
板咯吱吱地响，“你不出去也可以，那我出去，你就打死我，再把我
拖出去算了。”胡司令手一伸，子弹上膛的手枪就掉进阿庆的怀里。
阿庆的手指一碰这么个冰凉的铁家伙就惊醒了，真要命，他记得自
己不会摆弄这玩意，那股着急的劲狠狠地绞扯着他的心脏，都快要
撕碎它了。他举起枪，借着朦胧的光线看了看，可眼泪却止不住地
落到枪把子上，与此同时，胡司令扯掉自己的裤子钻到了被子里，
却没忘记关照阿庆打枪时看准，可千万别伤着阿庆嫂。床上传来
暧昧不清的肉体搏斗的声音，这声音像一股冲开堤防的洪水似的
漫过地板，冲出房门，顺着倾斜的楼梯往下奔涌，阿庆像一片枯树
叶似的被这股洪水夹带着冲下楼去。他走过水缸边上时发现木盖
子被掀在一边，没有一滴水的缸底下扔着个酒瓶和一大包肉骨头。
他想胡司令这家伙肯定是躲在大水缸里吃喝着，又到了半夜里突
然之间上楼来抢他的位置。“恩将仇报！恩将仇报！”光着膀子的
阿庆行走在漆黑一片的大街上，嘴里骂不绝口。不久前，胡司令被
黑田他们打散了队伍，独自一人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也是在
这个水缸里，阿庆嫂让他钻了进去，盖上木盖子，又抱来一只打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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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黑猫睡在盖子上，才躲过鬼子的追兵，自此之后胡司令有事没事
总是到春来茶馆转转，有钱的时候扔下几个小钱，没钱的时候和阿
庆称兄道弟的，骗阿庆去给他买酱鸭子打黄酒，其实别人早看出了
胡司令的心思，只有阿庆还乐呵呵地蒙在鼓里。在镇上转了大半
圈的阿庆敲开他的好朋友沙四龙的房门，沙四龙直截了当地跟他
挑明胡司令长久以来的企图，“那我可怎么办呢？”阿庆屈着膝盖，
双手拍打着大腿，他问沙四龙会不会打枪，沙四龙说他没打过，阿
庆连声说完了完了，便宜了胡司令这个狗东西。阿庆这么吵吵嚷
嚷，沙四龙怕他惊醒了睡在隔壁的沙奶奶，便顺手捂住他的嘴拖他
上床。夜里有点冷，沙四龙先焐在被子里，而后又示意阿庆焐到被
子的另一头，黑暗中两个人面面相对，可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，
风掀起阳澄湖上的波浪，拍打着沿街的石岸，间或有几声狗叫，不
是在镇里就是在镇外响起，扩大了两个不眠人呈扇形展开的听觉。
沙四龙知道眼下惟一的办法是他和阿庆两个人带着绳索棍棒摸回

到春来茶馆楼上，凭他的力气再加上阿庆的帮衬，收拾掉一个正在
寻欢作乐的胡司令那还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是，沙四龙关照自己此事
万万不可鲁莽，沙四龙恨鬼子，而胡司令是除了来去无踪的新四军
之外，这儿惟一敢站出来拉队伍打鬼子的，几天前他还在跟沙奶奶
说要去加入胡司令的队伍，拿起枪跟日本鬼子干呢，可眼下阿庆这
样胡来的话沙四龙倒是犹豫了起来，况且这个被镇上人称为武大
郎的阿庆的老婆跟镇上的男人不干不净已不是头一桩了。想想春
来茶馆那老掌柜的，抽大烟抽死之前给独生儿子阿庆娶了这么个
狐狸精，又生不出孩子，真是作孽啊。

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啦。

天蒙蒙亮胡司令斜披着军装在镇上转悠，顺便也查了查岗。
他身上的这身衣服是国民党的韩德勤发的，胡司令还跟他要钱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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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，韩德勤却耍滑头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也好，胡司令打着国民党的
旗号吃掉了几股小土匪，又跟新四军搞点小摩擦，间或和鬼子干上
一仗，日子也过得马马虎虎，最近国民党方面又派了个常熟县长从
后方过来，指示胡司令带着队伍退出沙家浜，到新庙去驻防，新庙
那地方离公路近，被鬼子吃掉的危险也就更大，所以胡司令一直动
脑筋想办法，想跟郭建光借两挺歪把子机关枪带上，反正这机枪留
在郭建光手里也没用，他那些个伤病员再怎么着也派不上什么用
场的，不过，郭建光他们也不是好惹的，这个不用阿庆嫂提醒，胡司
令也尝过味道，所以他还是先礼后宾，叫阿庆嫂到芦苇荡里去跟郭
建光打声招呼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再来硬的，胡司令一想到兵刃相见，
牙齿就无意识地紧咬着，腮帮子上的肉也一棱一棱地鼓了起来。
街上的人见了胡司令虎着脸挺胸凸肚地过来，个个都退避到屋檐
下，冲着他点头哈腰的。胡司令进了春来茶馆，屁股刚挨着凳子，
就有人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他，“最近是不是要和郭建光他们打仗
了。”“谁说的？”胡司令涨红着脸，拍了记桌子，又顺手摸了摸光头，
然后指点着店堂里的阿庆，招呼他把帽子拿过来。这时阿庆嫂从
楼上下来了，她眼风朝胡司令一送，这家伙顿时笑容满面，支支吾
吾地说跟新四军打什么，要打就去打日本鬼子！店堂里的茶客齐
声附和连声说对。阿庆嫂从阿庆手里接过帽子，递给胡司令的时
候掸了掸灰尘，又扯了扯他的衣袖，胡司令心领神会地戴上帽子跟
阿庆嫂上了楼。

“……胡司令，你跟我要枪就是跟我要命，再退一步说，这样的
大事我也做不了主。”

“郭指导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我跟你借两把机关枪也是去
打鬼子，你那些个伤病员留着机枪也暂时没用，再说你们有什么危
险，我胡司令也会派弟兄们过来帮衬帮衬的。”

“不行，这枪绝对不能借给你的，你们国民党不是新来个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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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？你可以跟他要枪吧？”
“哼，这个鸟县长，如果没有我胡司令给他挡风蔽雨，那还不是

臭屁一个，真是的。”

胡司令脸色铁青地走了，坐在太师椅上的郭建光长叹了一口
气。虽说跟胡司令这样的草莽汉子打交道已不是头一次了，可郭
建光还是觉得太滑稽了。这一次胡司令提出的要求近乎天方夜
谭，但从他生气的样子来看，这家伙倒是十二分的认真的。郭建光
低下头，把脸埋进了手心里。他觉察到了阿庆嫂在看他，看他那焦
虑万分又无计可施的样子。“镇上的人都在说胡司令要跟我们干
一仗了。”郭建光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他只想把自己的头埋进
心里去，而让这心反过来包裹着他的身体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
一直沉到阳澄湖底下的淤泥里，也好有个清净。阿庆嫂在他边上
走来走去，就像一条游动的红鲤鱼，也不知在忙乎些什么。通过阿
庆嫂做做工作不知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，郭建光心里知道她和胡
司令的关系，只是……郭建光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，长长地舒了一
口气，阿庆嫂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口，上身穿了件蓝花印布的斜襟
衫，一条黑布裤子，围裙的带子紧紧地箍着她的腰身，又挽了个松
松的抽结，其中的一根带子的穗儿正垂在她的屁股中间。郭建光
已好久没用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眼光来看异性了，今天的他突
然苏醒了似的盯着阿庆嫂的背影，刹那间忘了要说什么话，“嫂
子。”郭建光轻唤一声，阿庆嫂的肩膀抖了抖，可依旧没有转身，郭
建光顺着阿庆嫂 望的方向看出去，窗外是秋阳下波光粼粼的阳
澄湖。郭建光走到了阿庆嫂的身旁，身子靠在窗户敞开着的窗框
上。“嫂子，这事情你看怎么办？”阿庆嫂知道郭建光要跟她商量，
她的脸朝左边侧了侧，这样，她大半个脸蛋儿就呈现在郭建光的视
野之内：白皙的皮肤，又粗又弯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透露着
野性和激情，高挺的鼻尖儿光溜溜的，两片薄薄的红嘴唇上下动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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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又朝左右两侧抿紧了，拉长了，与此相应的是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郭建光似乎从来没有和阿庆嫂挨得这么近过，他闻到了她脸上散
发出的那股脂粉味儿，若有若无的，无意中使得郭建光鼻孔张大，
心潮起伏，力图用嗅觉把这股飘散在微风中的香味捕捉住。“你说
这胡司令看来软的不行，会不会跟我们来硬的？”郭建光舔了舔嘴
唇，发出咝咝的吸气声。“如果这莽汉带了人到芦苇荡里去抢枪的
话，那沙家浜这一带可真要乱套了。”郭建光的手指肚在窗框上滑
动，一根木刺扎进肉里他也没觉得疼。“嫂子，凭你跟胡司令的关
系，你能不能劝劝他。”郭建光缩回扎了木刺的手指到眼皮底下晃
了晃，像是在朝它诉说。“我跟胡司令的关系———我跟胡司令有什
么关系？”阿庆嫂猛地转过身，双眼直视着郭建光。郭建光眼皮也
没抬地朝着自己的手指吹了口气，脸上是一副尴尬的笑容。“镇上
的人都说胡司令听你的，真的。”这可不是阿庆嫂想要听到的回答，
她冷笑了两声，又扯下别在腰间的小毛巾，冲自己的上身下身拍打
了两下，说：“这年头，个个都人不人，鬼不鬼，嘴上说什么，心里又
在盘算些啥连玉皇大帝都不晓得。”郭建光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衣襟
上的扣眼，头脑里乱糟糟的，想都没想什么，就又叫了一声嫂子。
“老实跟你说吧，”阿庆嫂捏着毛巾的手推了郭建光一把，郭建光抬
起头用求助的眼光望着她，“我跟老胡是姘头的关系，也真个是姘
头的关系，我看他敢打日本鬼子，为人又豪气，不像我家的那个阿
庆，蔫吧拉唧的，三拳头也砸不出一个闷屁，所以我跟胡传魁有一
手，我不怕镇上的人说三道四的，今天用嘴皮子杀人，明天鬼子机
关枪一扫，大伙儿都见阎王去了，谁怕谁呢？”郭建光像一截拴马
桩，直愣愣地戳在阿庆嫂面前。“……再在楼上呆会儿，……出去
的时候当心被别人看见。”阿庆嫂忽闪着眼睛，自己惊讶自己话说
完了，她又回到镜子前，伸手在脸盆里蘸了点水，拢了拢梳成一个
圆髻的头发。
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他那赤裸裸的目光，像火苗扑到她热烘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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